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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近日，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
艺术司主办的“2026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
公布入选名单，来自全国各地的 81个作品
上榜。值得瞩目的是，呼和浩特市晋剧院选
送的晋剧《打金枝·闹宫》成为内蒙古自治区
唯一入选剧目。作为一家“非晋”地区的晋
剧院团，为何能以一出家喻户晓的经典折子
戏脱颖而出登上全国性的展演平台？

在“戏曲地图”的边缘，守住一份家底

晋剧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之一，因产
生于山西中部，又被称中路梆子、山西梆
子。在中国戏曲的传播版图上，晋剧在清末
随走西口移民大潮一路北上，最终在内蒙古
扎下了根。这次入选的表演团体就是成立
于20世纪 50年代的呼和浩特市晋剧院，是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家行当齐全的晋
剧院团。“行当齐全”四个字，对于一家地市
级院团而言分量极重，它意味着三大门、三
小门等角色行当齐全得力、行头齐全合套，
意味着院团的袍带大戏能开起来，也意味着
戏曲的传承在这里保持着完整的生态链。
这份家底，是几代人努力攒下来的。

70多年来，这里先后涌现出康翠玲、任
翠凤、杨胜鹏、宋转转、何小菊、渠建红、周胜
利等一大批晋剧表演艺术家，培养出3位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对于院团来说，“三朵
梅花”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象征，更是一份沉甸
甸的坚守，它证明晋剧在内蒙古不仅没有成为

“水土不服”的过客，而是形成了一条具有独特
内蒙古风格的艺术谱系。这种在“戏曲地图”
边缘地带的文化坚守，本身就是边疆地区各民
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梅花奖”不是供起来的，是用起来的

2025年 5月，呼和浩特市晋剧院成立“梅
花奖”工作室，依托宋转转、何小菊、渠建红 3
位“梅花奖”获得者，对剧院的戏曲创作和演
出排练进行系统指导。近几年，随着国家不
断加大对戏曲等非遗传承的扶持力度，全国
各地很多院团相继成立名家工作室。但是，
工作室成立的关键，不在于挂牌，而在于

“用”。能否真正让名家通过传授经典保留剧
目提升青年演员的表演水平，将名家资源转
化为艺术创作生产力，考验的是制度和决
心。在实际运营中，3位“梅花奖”得主不仅参
与剧目的选题策划、唱腔设计和排练指导，还
定期通过工作室开展常态化的教学传艺活
动。在成立1年多时间里，工作室交出了漂亮
的答卷——2025年 9月，复排提升晋剧《巡城
记》入选由文化和旅游部、山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的第二届晋剧艺术节，获得“梨园晋
彩”晋剧优秀剧目展演；指导3位青年演员排
演《野猪林·风雪山神庙》《清风亭·周桂英》
《花中君子·陈三两爬堂》，入围第二届晋剧艺

术节“优秀青年演员折子戏展演”。
这些成绩证明，名家不是供在橱窗里的奖

杯，而是撒在台下的种子。从原创大戏到经典
折子戏，从台前主演到幕后传承，从戏曲名家

“主角”到“师者”的角色转换，以及青年演员在
国家级艺术节上的集体亮相，呼和浩特市晋剧
院在体制机制转变方面所做出的尝试，为全国
戏曲院团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两年一部大戏，功夫藏在戏外

业界评价一个院团的成绩，往往聚焦于
新创剧目。但对于戏曲院团来说，折子戏往
往最见功夫，一个眼神、一个转身、一段唱腔，
都蕴含着演员对人物的理解和对传统的敬
畏。这种功夫需要长年累月，一次又一次地
在乡野大地的戏台子上，在资深戏迷们的面
前才能“炼”出来。呼和浩特市晋剧院在深挖
本土历史、两年排演一部大戏的同时，坚持每
年复排经典剧目10余部，让经典老戏成为青
年演员的成长课堂。同时，剧院每年深入旗
县村镇完成惠民演出近 200场，为基层群众
送戏上门。此次在《打金枝》中饰演唐王的渠
建红老师，至今仍坚持在下乡演出的第一

线。正是这些深入基层的演
出，为演员提供了最宝贵的

“练兵场”。
这种“在服务人民中打

磨精品”的理念，与国家倡导
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不

谋而合。作为传统经典剧目，《打金枝》本
身承载的就是历代艺人千锤百炼的艺术精
华，剧目以小喻大，将宫廷矛盾生活化、民
俗化，置于当代仍然对人们有深刻的
启发，对这一类折子戏的传承复排，考
验的是市场化浪潮下文艺院团守正的
定力。

从原创到经典，
显现一种“双向奔赴”

如果把原创大
戏《巡城记》在第二
届晋剧艺术节获奖
看作是到晋剧故里

“赶考”，接受同行与
专家的检验，那么
《打金枝》入选“全国
经典折子戏展演”，
就是国家级平台对
院团传统戏传承水
平的认可。一边是
立足本土文化的原
创探索，一边是对剧
种经典传统的坚守
传承，两条腿走路，
彼此支撑，这背后也
揭示出新时代戏曲
传承与发展的客观
规律，如果只埋头于

在地化创新而丢失了晋剧的“正味儿”，就会
成为无源之水；反过来，如果只亦步亦趋地复
制传统而忽视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就无法获
得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戏曲的根脉在民间。当《打金枝》的
锣鼓即将在全国展演的舞台上响起，人们不
仅会听到一段熟悉的晋腔晋韵，也能看到一
个地方戏曲院团在历史发展洪流中的坚守，
感受到他们在坚守根脉与在地创新之间的摸
索与努力。从敕勒川草原到全国舞台，这出
折子戏的旅程，折射出中国戏曲扎根大地、薪
火相传、面向未来的应有模样。当越来越多
的基层院团都能守得住传统、育得出人才、扎
得进泥土的时候，戏曲振兴的3年行动计划就
能够真正从纸面走进了现实。

短诗《山的颜色》以
极简的笔墨、凝练的意
象，将夏日牧牛的日常场
景升华为兼具审美价值
与哲学意蕴的诗意表达，
既延续了乡土抒情诗的
质朴底色，又以独特的意
象建构与情绪张力，展现
出当代乡土诗歌的精神
内核与艺术创新。

《山的颜色》以“山的
颜色”为核心意象，串联
起“牛”“风”“黄昏”“牧
歌”等辅助意象，形成一
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
意象体系。“山的颜色”作
为全诗的核心意象，并非
单纯的自然景观描述，而
是被赋予了多重隐喻意
义，成为自然、岁月与生
命的象征。在诗歌语境
中，“山的颜色”首先是自
然本真的呈现，是山野草
木的本色，是夏日深山特
有的苍茫与温润，它承载
着乡土的厚重与纯粹，是
诗人栖居的物理空间，也
是其精神依托的载体。
其次，“山的颜色”是人与
自然相融的媒介，诗人通
过“牛是山的颜色，我也
是山的颜色”这一表述，
将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
在融为一体，消解了人与自然的界限，体现出

“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人不再是自然的
旁观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与牛、与山野共生
共息，达成了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契合。此外，

“山的颜色”还具有动态的情感属性，它并非固
定不变，而是随着诗人的情绪与生命体验呈现
出“薄”“厚”“不薄不厚”的变化，成为诗人内心
状态的外化，承载着个体对自我、对生命、对岁
月的思考。

“牛”作为辅助意象，在诗中承担着连接人
与山的桥梁作用。牛是乡土生活中最具代表
性的牲畜，是农耕文明的象征，它的存在让“夏
日放牛”的场景更具真实性与乡土气息。诗人
写道，“和牛在一起久了，我就变成了牛的颜
色”，这里的“牛的颜色”并非单纯的毛色，而是
牛所承载的自然属性——质朴、沉静、扎根土
地，诗人在与牛的相处中，逐渐褪去世俗的浮
躁，获得了与自然相融的纯粹，牛成为诗人融
入自然、回归本真的媒介。同时，“牛在山上吃
草”的场景，进一步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
系，牛以山野为食，与山共生，而诗人与牛共
生，最终实现了“我也是山的颜色”的精神境
界，让意象之间形成了闭环式的关联。

“风”“黄昏”“牧歌”等意象则丰富了诗歌
的意境与情感层次。“风”象征着自由与轻盈，
当“山的颜色很薄”时，诗人“变成了这世上的
一缕风”，这里的风是精神自由的隐喻，体现出
诗人在自然中摆脱世俗束缚、获得心灵超脱的
状态；“黄昏”则象征着岁月的沉淀与时光的流
逝，“黄昏被我踩进山里”一句，将抽象的时光
具象化，既展现出山野黄昏的苍茫意境，也暗
含着诗人对岁月流逝的感慨与对土地的眷恋；

“久远的牧歌”则承载着乡土的记忆与文化的
沉淀，它是诗人“找回自己”的精神寄托，也是
乡土文化的象征，牧歌的“久远”与“苍凉”，为
诗歌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与生命的沧桑感，让
诗意更加绵长。

综上，《山的颜色》以简约克制的文字、朴
素自然的乡土意象，于日常牧行的细微场景
中挖掘深层哲思。诗人以山为底色，以牛、
风、黄昏为注脚，在自然与自我的对视相融
中，书写乡土本真的生命质感，既守住了乡土
诗歌温润质朴的审美传统，又以含蓄内敛的
精神思索拓宽了乡土书写的表达边界。整首
小诗融自然之景、生命之思与人文情怀于一
体，于平淡处见深意，于简约中藏厚重，以诗
意的方式诠释了现代人回归本心、安放精神
的生命追求，也为当代乡土抒情写作提供了
细腻而深刻的审美范本。

山的颜色
郭佩峰

整个夏天，我都在山里放牛
和牛在一起久了
我就变成了牛的颜色
牛在山上吃草
牛是山的颜色，我也是山的颜色
山的颜色薄了，薄到让我透明
我是这世上的一缕风
山的颜色厚了，我便又有了分量
黄昏被我踩进山里
山的颜色不薄不厚的时候
我试着找回自己
在一首久远的牧歌里
我被涂成了一片起伏的苍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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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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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一曲一曲《《打金枝打金枝》，》，何以唱响全国何以唱响全国？？
◎◎刘佳刘佳

王占义的散文《藏书余事》刊发于《人民
日报》大地周刊。作为一篇优秀副刊散文，此
文摒弃当下创作常见的辞藻堆砌、刻意煽情、
立意空洞等弊病，以平实克制的叙事笔法、真
切纯粹的个人视角，从藏书护籍的日常琐事
切入，借“余事”这一微小切口，深挖文脉传
承、文人初心与时代担当的深层命题。全文
篇幅不长，文字质朴却意蕴沉厚，叙事清淡却
力量绵长，兼具成熟的文学审美价值与厚重
思想内涵。

通读文本，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淡笔
寄深情，以平实载厚重。如今不少散文创作，
或是堆砌华丽修辞，刻意放大个人情绪；或是
强行拔高主题，生硬嫁接宏大叙事，最终文气
虚浮，情感与现实割裂，匠气十足。反观《藏
书余事》，回归散文本真的审美传统，文字干
净冲淡，不雕琢、不张扬、不造势，全部采用生
活化纪实语言推进叙事。作者写奔波淘书、
常年藏书、细心修书、静心守馆的点滴日常，
娓娓道来，舒缓从容，无半句浮夸修饰，无一
处刻意矫饰。

这份收放有度的克制文风，构筑起文本
独有的文学张力。文学表达的至高境界，从
来不是浓墨重彩的宣泄，而是返璞归真的平
淡。全文没有激烈抒情，却字字藏热忱；没有
口号式升华，却句句含哲思。看似只是记录
业余生活片段，却在平缓叙事中，自然完成情
感沉淀、精神成长与价值升华。这种淡而不
浅薄、简约不空泛、沉静自有力量的文字质
感，是当前散文创作中难得的纯正文心与审
美定力。

从文本结构艺术审视，《藏书余事》章法
精巧，层次逐层递进，完整遵循由事入情、由

情入理、由私入公、由微入宏的文学逻辑，充
分彰显散文形散神聚的美学特质。全篇以藏
书这条个人生活线索贯穿始终，脉络清晰，起
承转合浑然一体。

第一层落笔写实，铺陈生活
本貌。作者如实记录工作之余
与典籍相伴的日常，淘旧卷、整
史料、护残书，扎根真实烟火，细
节真切可感，为整篇文章筑牢扎
实的生活根基，保有充足的文学
真实感。

第二层侧重心境递进，书写
精神蜕变。作者最初藏书只是
工作之余修身怡情的个人爱好，
伴随藏品日渐丰厚，在常年与旧
籍相伴的过程里，慢慢生出对史
料、对地域文脉的敬畏之心，完
成从单纯志趣爱好到内在精神
认同的转变，让文章跳出浅层生
活记录，拥有心灵叙事的厚度。

第三层抵达立意制高点，实
现格局跃升。作者透过个人藏
书的小事，洞察内蒙古文脉存续
的现实困境，读懂古籍保护、史
料留存、文明接续的公共价值，
将私人爱好升华为自觉的文化
担当。由小我走向大公，由细碎
日常承载时代大义，这也是全文
的文眼与核心主旨。

三层叙事环环相扣，叙事、
抒情、说理、升华融为一体，足见
创作者纯熟的文本把控力与精
巧谋篇能力。

在立意与标题构思上，《藏书余事》做到
了题浅义深，一字藏思辨。“余事”二字是全文
精妙的文学切入点，也是贯穿全篇的思辨核
心。世俗观念中，建功立业、追逐实绩是人生
主业，藏书修典、整理旧物只是无关紧要的闲
暇琐事。作者精准抓住这种普遍的价值偏
差，以散文笔法完成价值重塑与审美纠偏。

在作者的文学观照里，世人眼中的闲散
余事，恰恰是文明永续的根本正事；大众口中
无用的爱好，恰恰是文脉绵延的长久大用。
一时功业终将随岁月更迭消散，浮名利禄转

瞬成空，唯有典籍文字能够留存记忆、滋养精
神、传承风骨。文章全程依托叙事含蓄思辨，
不生硬说教，不直白议论，尽显文学表达的含
蓄与智慧。

从整体审美品格来看，此文接续中国传统
散文文以载道、修身养气的创作脉络。古往今
来经典散文，皆追求文字质朴、格局正大、意蕴
悠远、精神端正。《藏书余事》亦是如此，它不流
连山水闲愁，不沉溺小我悲欢，以藏书观本心，
以守护明志向，以小事观时代。文字之间自有
文人静气、士人风骨与时代正气。

文章最珍贵的文学品质，在于微事藏格
局，平淡见坚守。作者书写数十年日复一日地
孤守护籍，从不刻意渲染自身劳苦，不夸大个
人牺牲，只是平静回望过往岁月，在从容叙述
中流露长久坚守的定力；谈及文化热爱与文脉
责任，不激昂造势、不高调宣扬，温和文字里自
有家国情怀与开阔格局。这份沉静笃定、温润
从容的气质，是当下散文稀缺的审美底色。

放置于当代文艺创作语境中，《藏书余
事》精准回应了扎根生活、观照时代、涵养人
心的创作导向。当下不少散文，要么局限于
个人细碎情绪，格局狭隘；要么脱离现实土
壤，文风浮躁空洞。而这篇作品立足亲身实
践，扎根真实生活，将个体精神求索、日常生
命体验，与地域文脉传承、民族文化自信紧密
相融，实现生活真实、艺术真实、时代真实三
者统一。

《藏书余事》是一篇笔法纯正、构思精巧、
立意高远、品格端方的优质当代散文。文章
以寻常闲事为叙事入口，以朴素文字为表达
载体，以文脉赓续为精神内核，以长久坚守为
价值归宿，于细微处开阔格局，于平淡中彰显
风骨，于日常里蕴藏大义。既有传统散文温
润雅致的底蕴，又契合新时代文艺正向昂扬
的精神气象，审美价值、思想价值、时代价值
兼备，读后耐人回味，引人自省。

在文风浮躁、人心趋利的当下，这篇沉静
厚重的短文，不仅是一篇优秀文学作品，更能
让人读懂坚守的重量、文字的分量、文脉的绵
长与文人纯粹的初心。

寻常余事见文心
——由《藏书余事》说开去

◎郝振省

晋 剧《打
金 枝·闹 宫》
中，渠建红饰
演的唐王。

呼和浩特市晋剧院演出晋剧《打金枝·闹宫》剧照。


